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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街（摄影） 欧阳星凯 作

在欧阳嘉禾的讲述中，古老的欧阳家族来到
厚街已经800年了。

那时候厚街还是一片长满莞草荒无人烟的
沼泽地，蚊子在空中围成无数巨大的圆球，太阳
强劲的光芒也只能通过它们之间的缝隙才能落
在随风摆动的草叶上。

在那片蚊子与莞草同样茂盛的地方，欧阳家
族的先祖收起散架的竹排上岸了。浩淼的江水
带着他们的乡邻继续远去。他们没有像三个月
前离开那个遥远的巷口时那样，与邻里相拥之后
挥手道别，而是只用几声疲惫的号子，匆匆代替
了所有的仪式。

在与蚊子大战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欧阳家族
最强壮的一个男人丢掉了性命。那时候他们在
沼泽地里并没有发现老虎，然而一个被大家公认
的能够战胜老虎的男人却被蚊子吃掉了，这是一
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一只蚊子吃不掉人，
两只蚊子也吃不掉人，当成千上万的蚊子包围过
来的时候，一个比老虎强壮的男人就没有了胜算
的把握。他的身体最终被蚊子的小嘴吸成了一
具包着黑皮的尸骨。因此，欧阳家族不得不从一
开始就十分重视蚊子的力量。他们试用了几百
种战胜蚊子的方法，最后他们是用湿草燃起的浓
烟战胜蚊子的。

也就是在与蚊子大战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中
有人发明了蚊帐这种让睡眠变得神秘起来的玩
意儿。他们中的男人一再地向另外的男人们声
明——隔着蚊帐看到女人的光屁股，与直接看到
的根本不一样。这种发现使蚊帐在很长一个时
期都成了厚街地区的走俏货。

关于欧阳家族来到厚街的历史，欧阳家族每
一代中都有人试图进行细致而真实的回味和书
写，但由于种种原因，欧阳家族的历史却一直没
有完整地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后辈们所能知
道的片言只语，也不过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口
传，或是后来者添油加醋的道听途说。后来，欧
阳家族和许多兴旺家族一样，永远地生活在一片
暗暗的悲哀之中——他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他
们的过去将要消失了。一些老人聚集在家族的
祠堂里，看着祖先的牌位在供台上呈台阶状排列
开来，他们就是从这些牌位的排列上，星星点点
追溯着家族的记忆。后来一座祠堂已经无法容
纳他们对先祖们的回想了，他们的思绪会在一
些闲散的季节里相互碰撞，甚至纠缠在一起。
于是一些牌位被他们最为亲近的后人请进了刚
刚新建的另一座祠堂里。事实上，一个家族出
现分支是很难避免的，就像一个祠堂不可能容
纳全部先祖的牌位一样。也正因如此，有关欧
阳家庭的历史，被悄悄地隐藏在了那些规模不
一的祠堂里。

因为蚊子的缘故，欧阳家族在来到厚街还没
有建造起供活人藏身居住的茅屋之前，就用河里
的烂泥巴在一个高出水面的空地上垒起了一座
庞大的坟茔。这个坟茔距离他们上岸的地方不
远。这个坟茔主人的牌位，后来一直摆放在厚街
欧阳家族祠堂最显要的位置上。那上面的墨字，
每过20年就会在一次仪式上被重新描绘一次。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那个第一次接受了欧阳
家庭尸骨的地方，很长一个时期——大约 100
年，一直都是欧阳家族的专用墓地。

厚街的命运将走向怎样的开端，一开始包括
欧阳家族在内的所有人谁也不知道。但当他们
远远地离开那条湿漉漉的街巷，顺着滔滔江水漂
荡了许多个日夜后，在一个清晨，当他们疲惫的
竹排被一个浪头拍散的时候，厚街连同欧阳家族
的命运就在一片蚊子的吵闹声中开始了。

在通常的情况下，有关家族的秘密，也同样
埋藏在那些叫做墓地的地方。

然而，厚街渐渐发达起来了。
厚街渐渐发达起来的时候，大多数上了年

纪的厚街人自己都觉得那是一个梦。当有一天
他们从泥土里拔出双脚走出田地的时候,他们发
现他们再也回不去了，他们坐在村子后面的山
坡上，细口抽着黄烟，让烟雾在眼前变成一团
团迷蒙的风景。在最为无聊的时刻到来的时
候，他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古老的祠堂里，打发
剩余的时光。

但作为族长的欧阳嘉禾老人心里清楚——

厚街的发达与他们古老的欧阳家族息息相关。
因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欧阳家族的祖先来到厚
街之前，在这里活动的除了河里的鱼虾，就是围
成团的蚊子。更值得一说的是，在欧阳家族的祖
先到来之前，这片日后被称为“厚街”的蛮荒之
地，事实上还没有被人类命名。或许自盘古开天
至欧阳家族的祖先来到厚街之前，这里的任何一
个足迹，都与人类的脚印无关。很长一段时间
里，连厚街的外姓居民都愉快地承认了这样的事
实。至于欧阳家族以及厚街后来者对历史的遗
忘，这个过程已经和时间流动与星相的变幻一
样，变得扑朔迷离了。

这个关于“厚街”发达的秘密被欧阳嘉禾
简单地阐释了无数次之后，忙碌异常的厚街
人，终于再也不愿意聆听这个老头子絮絮叨叨
的讲述了。他们不相信他所说的那些与厚街有
关的历史。

那大约是公元1985年前后的事。
第一次激起欧阳嘉禾老人讲述的，是一个来

自城里的干部。他是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小伙
子，衬衫洗得和脸一样白。盛世修志——据说这
个来自市志办公室的年轻人是在考证厚街这个
地名时，因为找不到确切的根由才决定下乡采访
的。那时候人们只急着朝前赶，对回首往事不是
十分有兴趣。于是，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向他
推荐了欧阳嘉禾。

那时的欧阳嘉禾，刚刚从已经当了 20 多年
的小学校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内心的慌乱一直像
海浪一样袭击着他。他没有想到，在他 60 岁的
时候他的人生会突然失去方向。他想到了被他
丢弃多年的土地，但他发现那些地方经过平整以
后，已经建起了蓝墙蓝顶的厂房。厚街原有的一
切，正在被一点一点埋在水泥下面。一个前所未
有的时代正悄悄来到欧阳嘉禾的身边，而他却一
点也没有觉察，因为他还沉浸在一片与失落有关
的泥淖当中。

年轻人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在一棵巨大的老
榕树下找到了欧阳嘉禾。老榕树在欧阳嘉禾还
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很老了，它的枝桠向四周
伸展着，根须又不断从伸展开去的枝桠上扎下
来，穿过经久不息的潮湿的空气，插进泥土里。
已经没有办法估算那棵榕树的年龄了，它向四周
伸展开去的枝桠，不会少于50根，每一根的长度
都不会短于 50 步。关于老榕树的秘密，那时候
欧阳嘉禾还不是十分清楚。在他们的意识中，只
是把老榕树当作一个长辈一样来看待的。

“古老的欧阳家族来到厚街已经800年了。”
他们的谈话就是从开始的。但正如许多事

情的开始即意味着结束一样，他们的谈话开始之
后，一连几天都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下文。最后那
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不得不在记下“先有欧阳
人，再有厚街城”这句近似童谣的老话之后，十分
失望地离去了。

因为在欧阳嘉禾的脑海里，关于厚街的记
忆也是一个巨大的雾团，他所知道的厚街的过
去，也不可能比“古老的欧阳家族来到厚街已
经 800 年了”这句更多。那时候他真的为自己
所知如此之少而深感羞愧，而且不仅仅是因此
而感到羞愧。毕竟在小学校长这个全厚街最应
该有学问的位子上坐了 20 多年呀！可想而知，
欧阳嘉禾的内心其实比一个回答不出问题的小
学生更为难堪。

正是从那一天起，欧阳嘉禾成了一个沉默寡
言的老人。

而且他比一般沉默寡言的老人还要沉默一

些。因为有一副担子已经压在
了他的肩膀上——关于欧阳家
族和厚街历史的书写，他有必要
承袭下来了。

……这便是王春麦来到潮
湿的南方之后，所了解到的厚街
这片土地的最初历史。欧阳嘉
禾老人的讲述，并没有如此缜
密，他的讲述和所有已经年迈的
老人一样——常常是含混不清
的。再加上他浓重的东莞口音，
使王春麦的聆听和析辨，一开始
显得那样艰难。当这不可琢磨

的艰辛被她的聪慧和机灵摧毁之后，王春麦猛然
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厚街人都错怪了这个行将就
木的老人。包括他的儿女。她甚至觉得自己从
那个地处西北偏僻之地的厚街赶来，就是为了聆
听这个名叫欧阳嘉禾的老人的讲述。这是上天
冥冥中的安排，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
在欧阳家族来到这里的数百年间，那座看上

去并不显眼的小丘，像一只巨大的蘑菇一样渐渐
从沼泽地里显露出来。它从泥水中隆起，浮出爬
满水蜘蛛的寂静的水面，在那里形成了半个圆球
的形状。欧阳家族也和这个大蘑菇般的山丘一
起，在这块日后被命名为厚街的土地上渐渐显赫
起来。

后来——
大约是欧阳家族的祖先来到厚街 100 年后

的一天——据推测或者演绎——那是一个天气
晴好的早上，一个精明的外乡人来到了厚街。他
分别站在离那座山丘同样距离的四个方向，咕咕
叨叨地琢磨了一个上午。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又

用同样的方法将上午的做法重复了一遍。第二
天清晨，这个一脸精明的外乡人站在一片灿烂的
阳光里，伸出修长的手指，指着远处的山丘自言
自语似的大声宣布：

“哦呀，那的确是一只浮出水面的龙珠哇。”
兴奋不已的外乡人后来毫不掩饰地告诉厚

街的先民们——潜伏的巨龙隐藏在水中，正待蓄
势冲天而起。那时候，欧阳家族的一位祖先除了
耕种面积不大的一些水田之外，还经营着一间仅
有八九张床铺的小客栈。他用十二分的热情和
十分简陋的设施，招徕过往商客。这个外乡人刚
刚来到厚街，就已经进入他的视野了，他的目光
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外乡人又用了整整
一个白天的时光，手捧罗盘测量了厚街周围那些
大小不一、高低不等的洼地和山包。天色昏暗下
去之后，他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因此外乡人不得
不在小客栈住上一宿之后，又超计划地多住了一
个晚上。

那位欧阳家族的先祖，是个少有的明白人。
当一身麻布破衣的外乡人披着一身晚霞向他的
小店走来的时候，他迎上去的热情又增加了几
分。那时候他心里所想的，已经不是能够赚取几
分碎银那样的事情了。

外乡人在客栈里要了当时这家小店最好的
酒菜，毫不避讳地以一次酣畅淋漓的大醉来庆祝
自己终于觅得并且确定了佳穴的位置。

第二天一早，吃完鸭蛋炒河粉的早饭之后，
外乡人就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当他的小船在江
面上渐行渐远的时候，欧阳家族的那位先祖，在
自己的小店门口满腹狐疑地张望了很久。他觉
得这个外乡人的神情有些古怪，他的所作所为，
更是在他的脑海里浮起了许许多多的疑问。在
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他除了经营自己的小店，

剩下的时间，便细
心地琢磨那个身披
麻衣的外乡人的诡
异行径。

他头脑里众多
的 疑 虑 尚 没 有 解
开，时间已经到了
第二年的春天。

在一个晴朗得
如同刚刚擦洗过的
蔚蓝色早晨，那个
精瘦的外乡人又来
了。他同时带来了
一包咯隆作响的父
亲的骸骨。当他在
小 店 里 歇 息 了 一
夜，准备央求去年
的旧识——欧阳掌
柜，帮他雇请土工，
前往一年前自己测
定的佳穴位置为父
亲的尸骨修坟造墓
的时候，却意外地
发现那个圆形的林
木葱茏的小山丘，
已经变成了欧阳家
族的新墓地。那里
到处散发着皮肉腐
烂离开骨头之后的
怪味道。

这个外乡人和
那包咯隆作响的骸
骨，就在厚街留了
下来。

这个身披麻衣
的外乡人像一条野
狗一样居无定所，
常常在厚街周边的
山山水水间孤独而
神秘地游走。山峦
河汊间，到处都留
下他的影子。很多
人常常看见他站在
海边的一块巨大的
礁石上，望着远处

水雾蒙蒙的岛屿长叹。
多年之后，他才告诉精明厚道的厚街人——

根据多种星相和方术的兆示，最早接受龙珠滋润
的家族，将在 600 年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连同
这块土地一起，享受大海带来的财富。这个时
期，大约是200年。当时欧阳家族的祖先来到厚
街已经 100 年了，他们对这个预言充满了希望，
同时又因为这个预言过于遥远而觉得无比荒
唐。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像计算着娶回新娘的日
子一样，计算着500年后的那一天。

但厚街人毕竟是厚道的，他们在谋得了外乡
人寻得的佳穴之后，很有一些过意不去。于是由
欧阳家族当时年轻的族长出面，在那家小店里
大摆酒席，隆重地宴请了这个望洋兴叹的外乡
人。并恳请将他从遥远的家乡背来的其父亲的
骨殖，安葬在欧阳家族坟地的一侧——按照欧
阳家族男人们的推测——那样的话，他们的后
世也将与欧阳家族一起，在 500 年后一同享用
大海带来的财富。

外乡人听了，连一碗米酒也没有喝完就愤然
离去。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没有见过像
你们这么欺负人的。”

说完这句话，外乡人头也不回地走了，没
有谁在意他的眼睛里隐藏着的石头一样坚硬的
仇恨。

当后来这个关于龙珠的传说渐渐被人们淡
忘的时候，欧阳嘉禾却在他的曾祖行将就木的时
候，重新记住了它。

那时候他形容枯槁的曾祖躺在一张陈旧的
竹榻上，呼吸声像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猫一样微
弱。年代久远的竹榻已经被几辈人身上渗出的
油渍浸透了，在阳光下发出一层褐色的红光。曾
祖身体的表皮部分，已经几乎全部老化了，皮屑
像成熟的苇絮一样纷纷扬扬地在小屋里飞翔。
他呆滞的目光已经不能转动，所有的一切都仿佛
在告诉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再过一秒钟，他
也许就没有说出下一句话的力气了。那时候欧
阳嘉禾还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他的额头和眉宇
间，看不到人类最为高深的智慧，他的头顶时常
被一层木讷的光圈笼罩着，距离曾祖所期望的开
悟之路，已然遥遥无期。曾祖显然对这个欧阳家
族的第 39 代长孙有些失望，但一切已经不容他
做出别样的选择了，他剩余的不多的时间，在紧
紧地逼迫着他，他只得在万分不情愿的情况下，
把那个传说最后的结局和象征族长权力的一摞
发黄的纸片交给了他。同时交给欧阳嘉禾的，还
有一把已经锈蚀了的宗族祠堂门上的铜钥匙。

曾祖说：“嘉禾贤孙，记住，在你 58 岁的时
候，将是我们欧阳家族首次接受龙珠滋润600年
的日子。”

后面的话，曾祖还没有说完就失望地合上了
眼睛，因为他看到欧阳嘉禾并没有意识到他 58
岁之后的那一天，到底是个什么日子，更不清楚
那一天对欧阳家族和整个厚街来说，到底意味着
什么。

后来这位曾祖的骨殖，在新族长欧阳嘉禾的
主持下，被装进了一只坛子，它们只占到了那只
半大坛子的不到一半。欧阳嘉禾带人将它埋在
了那座山丘底端的一个高处，有人曾在选择坟址
时为此说三道四，但当它被欧阳嘉禾的双手放入
那个高大的青砖墓穴之后，无论什么样的说法都
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他们最后说：
“族里的事，我们全听族长的。”
那是一个粗暴而动荡的年代，祠堂里的一些

仪式已经被责令取消，除了一些族里的丧事需要
族长出面以外，欧阳嘉禾的族长身份，很多时候
都被族人们遗忘了。这种遗忘竟然传染给了欧
阳嘉禾本人。后来，除了那几间破屋子改建的学
校之外，他竟然连祠堂也很少光顾了。

600年过去了，那座小山和欧阳家族的先人
们一起生长着。仿佛他们并没有死去，而是站在
那个凸起的高冈上，每天看着自己的子孙在脚下
的土地上忙碌。而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
子孙们日复一日的仰望。

没有人知道欧阳嘉禾对那块高地的凝望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厚 街
□王新军

如请客，酒楼的豪华和张扬比味道更重要。很多人在乎
这个。于是，店家就会投其所好，满足食客的虚荣，比如把萝
卜雕成凤凰摆上桌，食客惊叹，却很少想想，花掉你好几天工
资的“凤凰”究竟有什么意义！其实，就是一顿饭。如果为了
养眼，就该揣着烧饼夹肉在美术馆逛上一整天，萝卜凤凰和重
彩水墨凤凰还是有区别的，但东道主的热情明摆着，为了让客
人叫好，心里比店家还急，于是，多数人还是会为“食文化”叫
好。李唐正是带着这种心情赴宴的，说是赴宴，更多出于礼
节，好在是学弟，不必过多应酬，若虚张声势叫好，有点见外，
什么话不说，就显出情绪，不大度，让学弟见笑，以为区区一个
正高职称，让堂堂学者折腰，没风度。去酒楼的路上，李唐一
个劲儿给自己打气，最终还是气短，越发觉得学院的领导欺人
太甚，明眼人全能看清，权力、嫉妒和打压，成为一种风气，掌
权者还振振有词，说什么职称不是一种待遇，是一种肯定，而
肯定你的是民主，争也没用，是你的想不要也不行，不是你的
想要也不给你。这话说得伪善，不就像戏文里唱的“说你行你
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让李唐窝火的
是，别假模假式呀！有时，职场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比口蜜
腹剑更让人快活。

李唐是谁呀！进酒楼时，他自己还想来的，一方面，他是
大学的著名副教授，某个学科的带头人，著作等身，电视台某
栏目的权威嘉宾，某种情况下，他的名字比市长更响亮；另一
方面，他是脾气古怪的教书匠，分居多年，和自己的女研究生
关系暧昧，在单位多数人眼里是个恃才傲物的中年混蛋，在晚
报上写专栏骂一切。久了，李唐确实常常问自己是谁？本来，
当下的文人要是活到这个份上，也是个范儿了，偏偏就是这个

正高职称让他不顺气儿，原本在学院常常摆出名士风范，看
似散淡，实则上上下下全不放在眼里，他有钱，有名气，有
女人，让同仁看着眼热，按说，也该知足了。他心里明镜似
的，大家恨他。所以，要是院领导明说因为你得到的太多，
学院锅里的肉也不多，你就省省吧，他会知趣，月有阴晴圆
缺嘛，好事不能都找上你，但他实在容不得伪善，容不得拿
民主说事的当权者。

一进酒楼，挺着胸脯的领位小姐碎步迎上。李唐见小姐
旗袍的开衩很高，极是醒目，心里纠结一番，暗骂世风，眼角的
余光却将那条裸着的腿瞟个仔细，因汗毛孔粗大，让他扫兴，
觉得领位小姐糟践了旗袍，不由就拿自己的研究生小娇比较
一下。这时，看到学弟方小平冲他招手，“风月”的事急急丢到
脑后。二人抱拳，算是打过招呼。方小平递过菜单，李唐没有
推辞，随便点了几个菜。方小平表示不能太寒酸，再要点，被
李唐拦下说，不就是意思意思吗，自己掏钱，何必呢？你非要
我来，必是有话说，其实不说，我也能猜出。方小平苦笑，他服
气学兄，也是因为这层，学兄清高散淡，智慧过人，张口将话挑
明，就用不着忌讳了。

方小平本来没想到自己能评上高级职称，论什么，李唐都
在他之上，最终“绣球”砸在他头上，开始有点蒙，后来明白，院
领导就是成心，全院的职工都知道李唐和院领导有纠结，职称
就不给你，给你最好的朋友。说来，行径有点歹毒。文人使
招儿，不可小觑，“穴位”找得很准。方小平学术上平平，
做人可不傻，文人的毛病他继承得很到位，心里不傻却很会
装傻。这一点，连李唐也没看出来，以为方小平请饭是出于
内疚，平息他还未了断的“人间烟火”，所以，从开始就表
现出大度，话里话外的让学弟不要在意，反正这个名额落在
好友头上，总算没有浪费。按说，李唐的大度，该让方小平
踏实，朋友嘛，终归是种理解，再说其他，太外道。不过，
今儿他请学兄也并非这么简单，他有一个秘密，无法示人，
只是想打探学兄是不是知道，因为他也是刚从夫人那里知
道，他的漂亮女儿和院长的儿子好上了，好多久了，他不知
道，但想来想去，高级职称能落到他头上，该是有由头的。
方夫人在院办搞档案，也许女儿是在那里结识了院长的儿
子，也许就是夫人自己作伐。天晓得啊！

文人最后的尊严很像遇到猎手的鸵鸟，头往沙土里一
扎，屁股露着也不会觉得羞，临死也不看对手一眼，倒也是
种胜利。当然，不同的是，聪明的人类还能和其他“鸵鸟”
沟通一下，打探自己露在外头的“屁股”有多大。方小平今

儿找学兄，就是想了解他对这件事知道多少，学兄要是知
道，会做文章的，那么全地球的人差不多都会知道。别的，
方小平不在乎，因为这个当上教授，有点对不起女儿，如果
李唐知道，他得好好想想了，因为他知道学兄这张臭嘴，是
不会闲下来的，到时，弄得满城风雨，女儿再出点事，太不
值。直接问李唐吧，不太合适，得有策略，三巡酒后，方小
平笑着说，学兄，我女儿不小了，你手底下有合适的男孩
子，想着给人介绍一个。话毕，方小平想从李唐脸上找到答
案，显然找到了，看来学兄不知道这件事，也许刚刚发生，
还没来得及传播，因为李唐很有兴致，一口气给方小平提供
了三个人选。

方小平终于可以喝杯踏实酒了。学兄学弟相互吹捧一
番，方小平声音低了八度，小声说，你还是悠着点儿，我知道老
兄的后院儿不安静，你可别让它着火啊！哈哈，全院的人都盯
着你的研究生小娇，可是个小佳人。李唐脸色由青变白，由白
变黑，皱着眉，虎着脸干了一杯酒，顿了顿，舒了口气，脸色又
红润起来说，真是胡扯，我们分居快五年了，我又不是个相
公。不过，小平，我明人不做暗事，你这个消息真假不说，来源
你可要弄清楚啊！这回轮到方小平脸色不好看了，他打着哈
哈说，学兄别上心，我也是随口说说，来，咱们喝酒！显然，方
小平不是随口说说，而是有所指，意思就是我知道学兄你的屁
眼儿也不干净，如果你因为职称的事，写文章指桑骂槐，我也
不是不会写东西。

两个人，各有心事，饭局却不僵，借着酒劲儿，说今道古的
聊起来。

这时，周遭阵阵喧闹，酒店进来几个人，有男有女，衣冠得
体，目光多很挑剔，举止虽然得体，气势却显出张扬。他们大
声呼来服务员，很快点了一桌子菜，酒是自带的。李唐瞄了一
下，有点眼热，是茅台，就猜这是一群公务人员在进行公款消
费。李唐这一瞄，那些人中一位很有风韵的中年女性，居然走
过来，敬了李唐一杯酒。这种情况，李唐倒也不奇怪，毕竟，他
是电视台的常客，说说人生，说说历史，东拉西扯，常常也能迷
惑些中年女观众。李唐很矜持很得体地笑了。本来，这是文
人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来的一种尊严，那女人好像不是很满意，
就听那边有人高声说，那人是谁啊，牛逼什么啊，不就会在电
视上忽悠人吗！

本来，会有场风波，但李唐和方小平毕竟是有知识的人，
不会和这些人一般见识，装听不着，酒再往下喝，就有点分
神。没一会，那边的声音又传来，虽然和他们没关系，但听出

意思来了。这些人好像是在祝贺一位升迁的局长，听起来，他
们的职业好像和司法有关。有意思的是，他们居然也在说职
称，就听得其中的主角儿说，我他妈三年前就该是正局了，拖
到现在，这熬出来的婆婆可真不易，还是谢谢兄弟们，那个老
家伙死活不挪窝儿，说来，我都快熬不下去了。我同学都有副
部的了，细想，这酒喝得不仅有点晚，还有点扫兴啊。

李唐忍不住又瞄了一眼，除了那个有点风韵的女人，其他
的陪客，脸都开出花儿来，如果管这“开出花来”的脸叫笑，该
是一种媚态，不合理的是，本该属于风韵女人的媚态，却让几
个大男人抢了去，太煞风景。李唐是个多情的文人，轻轻一
瞥，在那个中年女人眼里读到一种渴望，借着酒劲儿，很想过
去聊聊他在电视节目里常聊的话题，比如，理想，人生，情感等
等，但也只是想想，觉得那些人不可救药了，那个很有风韵的
女人算是毁了。

李唐走了会神，方小平觉得目的已经达到，说，咱们走吧。
两人走到门口，李唐再次回头无意看了眼那个女人。这

次，那个女人没看他，而是被几个男人围住强行敬酒……
方小平结过账，走来说，那些人真够恶心的！
李唐说，不值一提，那个女人看上去倒是有点心境。
方小平乐了。李唐说，你笑什么？这和风月可是无关，你

回家还是好好找找我和小娇事件的来源。方小平劝李唐不要
认真，只是随便说说。两人要了一辆出租，半路李唐下了车，
一直看着载着方小平的出租车血红的尾灯消失在夜色里。

李唐正想着是不是回家，手机响了，看来电显示，是小娇。
你在干什么啊？
在仰望星空。
呵呵，有什么感觉？
星星很多，和太阳不一样，就一个。
还有呢？
太阳在白天，很多事看不到，星星在夜里，什么都能看到，

只是不说。
小娇在电话里笑了，问李唐去不去，他说当然，只是今晚

他要在她那里写点东西。李唐记起那天和小娇在饭店让方小
平老婆撞到的事，后来，他支走小娇，悄悄在大厅等着，看看方
小平的老婆有没有故事，最后，他在大厅等到一个人。再后
来，小娇死缠烂打问那个男人是谁，李唐没有说，他不说，并不
是因为他是天生的星星，是觉得还没到火候，因为那个人是他
们的院长……

李唐又看了眼夜空，对自己说，有时星星也会开口的。

窥
□阿 明


